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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 AGIL 模型的淮安乡村 

“复兴少年宫”试点研究 

张媛媛 彭兆龙 彭琰
1
 

（河海大学，江苏 南京 211100） 

【摘 要】：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是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品牌。为探索农村未成年人成长的全新路

径，探索乡村复兴少年宫的发展前景，基于 AGIL 模型分析淮安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试点建设情况。分析认为，淮安

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试点存在渠道不畅、路径模糊、联动乏力、价值失稳四个方面困境。疏通道(A)、明目标(G)、

系纽带(I)、传精神(L)是淮安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的可行路径。 

【关键词】：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 “AGIL”模型 试点 江苏淮安 路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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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月 31 日，中央文明办召开会议，全面部署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

和接班人。会议精神传递至各省，已经在浙江桐庐、山东曲阜、河北承德等地开展建设。江苏淮安拥有五种资源，是乡村“复兴

少年宫”建设的合适地点。为更好推动资源与政策相结合，聚焦淮安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，本文以全新视角梳理问题、提出

路径。 

1 新视角：AGIL 模型的理论引入 

在全新政策背景与淮安当地丰厚资源的共振下，实现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加速发展需要引入 AGIL 全新理论视角。 

1.1 政策背景 

良好的政策为乡村少年宫的“复兴”提供发展环境。首先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密集出台呼吁教育空间重构，《关于

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《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》为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提供教育内容指导，《关

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倡导建设的教育场所为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奠定前期基础，《关于支持探索开

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》《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规范则指引了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的发展方向。其次，

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为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明晰全局定位，《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

见》明确了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在教育振兴事业中的重要性，江苏省《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实

施意见》则为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提供教育场所建设先导[1]。最后，淮安“校站结合”的特色实践为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提供经

验与基础，特别是淮安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的试点，使得政策与资源的衔接具有了现实依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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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资源禀赋 

文化滋养特色发展，资源异禀赋能振兴。淮安市全域具有丰富的组织资源、产业资源、文化资源、教育资源、生态资源。组

织资源主要包括脱贫攻坚期间对接帮扶建立、加强的各级党组织，能够通过实施“党建引领，集成振兴”等方式推动建设；产业

资源主要包括已经建立的乡镇企业集群与成规模的产业基地，为建设提供物质基础；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当地红色军旅文化、传统

耕读文化、治水爱水文化。除了有形文化资源(文化基地、历史文物等)还有无形文化资源(民风民俗、历史故事等)；教育资源主

要包括全市范围内覆盖的中小学；生态资源主要包括当地自有湖泊、水文、森林等与其进行的生态治理。淮安通过践行“美丽江

苏”规划、实施生态河湖规划、打造“水韵江苏”品牌，使得淡水资源、森林资源、土地资源得到保护，人居环境显著改善，为

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绘就绿水青山背景图。将政策规划对接好当地五种资源，能够使乡村复兴少年宫实现加速发展。 

1.3 理论构建 

为理顺合法性资源与合理性资源的对接关系，识别其中问题，提出建设路径，需引入AGIL 模型进行阐释。这一模型由帕森

斯提出。他认为，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分别承担四种不同的功能：行为有机系统承担“适应”(adaptation-A)功能，该功能将

保证系统从环境中获得所需资源，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；人格系统承担“目标达成”(goal attainment-G)功能，该功能将确定

系统目标的次序并调动资源和引导资源去实现整个大系统的目标；社会系统承担“整合”(integration-I)功能，该功能将使系

统各部分协调成为一个具有功能的整体。社会系统在四个子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，行为有机系统、人格系统、文化系统是社会子

系统的“环境”。文化系统承担“模式维持”(1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-L)功能，它具有双重作用：一是维持系统的公认价

值体系保持制度的统一性；二是为内部的紧张关系管理提供运作机制，稳定社会的紧张状态[2]。 

目前为止，学者对于“AGIL”模型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。一是对“AGIL”模型或者说结构功能主义本身的研究。窦金波

(2010)对于结构功能模型的产生与发展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，并分析了它存在的一些局限性[3]。周立环(2015)不仅介绍了帕

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，还详细介绍了帕森斯学生默顿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发展和完善，并通过对比其特点分析它们不同的适用范

围[4]。二是更多的学者把结构功能主义作为理论分析框架，研究“AGIL”模型在不同领域的适用性。李芳(2019)用“AGIL”模型

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，提出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[5]。张龙飞(2021)则利用“AGIL”模型分析留守

儿童所面临的问题，以及社会工作的介入在其中的作用[6]。龚科源等(2021)则是利用“AGIL”模型研究如何构建农村快递体系。

“AGIL”模型从引入、阐释到拓展，已经发展为一种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模型，可以此对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进行分析[7]。 

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，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主题本身尚未深入探索，“AGIL”的理论视域尚未引入。因此本文的研究为

推动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提供新视角与新方法，以江苏省淮安市试点实践为经验材料，基于实践成果不断完善相关方案，为

之后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提前研究、提供参考(见图 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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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AGIL理论模式 

注：本图根据相关文献资源整理而成 

2 新问题：复兴少年宫的主要困境 

强大政策支持、优质资源哺育下，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“困”在何方，“难”在何处?在理论研讨与实地探寻的过程之

中，通过“AGIL”模型发现，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虽然支持强劲、发展迅猛，但是依然存在“阿喀琉斯之踵”在环境适应、目标

达成、关系整合、价值维持的方面存在部分问题。 

2.1 存量整合欠缺，融会渠道阻塞 

利用交往理性探察，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资源融会、信息共享机制发展存量较大。主要表现为：第一，城乡整合机制不

畅。虽然虚拟现实等崭新的先进技术、“青少年是主人翁”等科学的设计理念、“多中心配套”等完善的管理模式在城市少年宫

广泛应用，但是乡村少年宫依然处在校外辅导站向初级少年宫发展的阶段，即便有一定的人才、资源、经验交流，依然影响甚微。

第二，地区整合机制不畅。即便浙江桐庐、江苏溧阳、山东曲阜等被定为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全国 50个试点县市，并已推出密

集举措，但非试点地区依然对政策知之甚少，在建设中难以分享经验，已产生重复探索造成的资源浪费。 

2.2 复兴路径模糊，目标策略疏离 

站在顶层设计鸟瞰，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时间紧、任务重，但在多目标聚合的现状下，目标间相互存在冲突，具体实现

路径亟待明确。首先，在不同政策方案中，“立德树人”“乡风文明”“服务均等”的目标非常明确，但多重目标在实现过程中

难免存在冲突现象，较难形成合一政策远景，导致文本落实存在差异。其次，顶层设计方向非常明确，但在城乡仍存在较大差异

的情况下，对全国普遍经验与地方具体实际结合、项目措施推进与项目效果评估统一方面等问题存在疑难，策略事实难以根扎实

际，易使项目建设偏离预期。 

2.3 域内沟通不足，主体联动乏力 

聚焦域内具体建设，主体联动成为障碍。少年宫建设并非一乡一镇之力能够完成，无论是垂直方向的政策支持，还是横向方

面的资源互补，都是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的重要条件。虽然在脱贫攻坚目标引领下，域内“市、县、乡、镇”四级垂直主体、

“政-产-学-研四方平行主体曾一度联手发挥重要作用，但在推动乡村振兴的新阶段、建设青少年宫的新任务中尚未形成较好的

联动机制，以此在实践中取得较好成效难度较大。 

2.4 模式方兴未艾，乡土价值失稳 

凝结文化价值观念，现代性问题面前乡土价值失稳，可持续性有待提高。置身于工业化、城市化、理性化过程，乡村“复兴

少年宫”建设与其他乡村场域的新事物一样，存在稳固原有价值和现代价值转化两重困境。研读与践行过程中，尽管淮安市及其

所辖的县、乡、镇已经下足力气落实规划，但在学习中注重条文、执行中侧重运动、评估中重视量化等方面，都使得效果差强人

意，无法在短期内产生稳定态的价值观念，使得推行过程“信度”和“效度”不足。 

3 新方案：新时代发展的建设路径 

基于对环境适应、目标达成、关系整合、价值维持四个方面困境的探查，疏通道、明目标、系纽带、传精神的建设方案呼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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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出。 

3.1 畅通资源渠道，融汇红色军旅(A) 

资源系统为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提供基础支撑。而一个较为完善的、规范的资源系统的构建，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资

源，需要在吸取外部资源的同时，利用好自身的资源，此外发挥好特色资源的作用。 

外部资源指的是作为乡村地区缺少的设备等硬资源，以及师资、管理人才等软资源，因此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需要畅通

资源渠道，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，进行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资源的改善。 

不同的乡村地区具有不同的内部资源优势。以淮安为例，其具有深厚的治水文化与红色文化。淮安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

源，已经形成了“走进红色淮安，感悟初心使命”和“走进刘老庄、黄花塘，探访铁军足迹”两条红旅线路；已被列入世界文化

遗产的“大运河”蕴含着爱水治水的精神，围绕这一水利工程景观，治水历史、治水名人的故事得以展开，水诗词、水歌曲、水

文学等具体水文化形态可以得以传承，能够成为国情水情教育的生动载体；这些都是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可以运用的资源，利用

这些资源为孩子们讲述当地红色文化与水文化，使其身临其境地体会少年宫之好。 

少年宫是进行道德建设、文体活动、实践锻炼的地点，特色资源则在其中发挥别样功能：红色军旅特色的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

方案不仅有利于孩子们在红色教育中学习“四史”与红色精神，还可以让孩子们在军事活动中锻炼身体、感受不一样的文娱活

动。 

3.2 澄清目标路径，推动区域试点(G) 

清晰的目标和规划则为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提供路径支持。好的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建设须建立在孩子们的真实需求

的基础上。因此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的建设需要提前进行需求调研，然后根据需求和资源情况层层制定目标与规划，明确目标与

路径。 

以淮安市高家堰为例，第一步，需整合目标。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作为一个多政策、跨领域、广覆盖的全新思想政治教育载

体，需要以服务乡村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，以服务乡村振兴为全局目标。第二步，有了目标，需要根据现有条件进行项

目设计。根据利用现有场地设施，依靠本身师资力量与志愿服务力量，为孩子们提供多样化的活动。包含党史教育，亲身体验淮

安水文化、红色文化，以及特色的实践锻炼等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活动。第三步，精心评估规划效果，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改善。

即在一段时间的规划进行后，从计划实现程度、儿童素养、身心健康、动手能力发展状况等角度进行评估，并进行规划的及时修

改与完善，最终逐步实现目标。 

3.3 增强联动能力，紧系合作纽带(I) 

良好的整合机制为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提供储备资源和智力支持。在拥有资源、信息和环境条件下，有效统一的宏观统筹则

显得尤为重要。而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整合功能，则要做到信息整合、环境整合、区域整合的“三位一体”。 

信息整合强调现有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互通。乡村少年宫现有的设施及人力物力、城市少年宫先进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平台、大

学生丰富的知识储备与特长技能，需要建立链条式传递实现共享，通过切实有力的“手”搭起桥梁，实现乡村-城市-高校的信息

互通体系。 

环境整合重在普遍学习，汲取经验。实现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的目标，需要以城市先进少年宫为借鉴。因此，在试点前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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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广泛挖掘各大城市少年宫的设计理念、服务特色，从中总结出具有“普遍性”的经验。从而给乡村少年宫建设提供理论方向。 

区域整合以运营先进经验，结合区域特色因地制宜为重点。以此次试点地淮安为例，在汲取普遍经验基础上，要结合自身水

文化、红色文化的特点，从实际出发，复兴具有自己特色的“乡村少年宫”。 

3.4 赓续百年精神，稳固发展秩序(L) 

正确价值体系和思想理念的引领是保证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。良好的价值体系不仅能为物质载体提供

精神支持，更能在少年儿童的思想培育中起到正向作用。这对于少年宫来说，无疑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 

第一，德育为先，以人为本。永葆红色精神，要求将红色教育、爱国教育、党史教育贯穿于少年儿童培育过程的始终。引导

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三观。第二，全面发展，综合培养。少儿时期是学习认识新世界的黄金时期。好的少年宫能够抓住这一宝贵

阶段，激发少年的潜能，找到兴趣所在，因材施教培育高素质人才。第三，去功利化，帮助少年儿童扣好人生“第一粒扣子”，

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。第四，乡村少年宫作为一件新事物，其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从原有价值体系中汲取营养，还需要有自

己适应新时代新变化发展的部分。做好融合，以稳固乡村“复兴少年宫”的发展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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